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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施工时坠落摔成一级伤残

取取证证困困难难，，医医疗疗费费至至今今没没着着落落

“仙草奇方”

不为人知的

历史渊源

仙草配方，源自云南，
史料记载，公元 1252 年，
元世祖忽必烈挥师南下，
攻打大理，大将兀良合台
奉命率军迂回截击，将士
们徒步翻越连绵群山，行
至一个叫“枯门岭”的地
方，湿气、瘴气弥漫，兵卒
病倒大半，腰痛腿麻、关节
肿胀，大军困于山中，不能
前行。忽一日，在山林中遇
到一人，疑似探子，押至帐
前审问，方知是一采药郎
中。将军礼之，请其为将士
治病。郎中指引元军就地
采挖药草，捣烂成泥，敷于
患处及相关穴位，第二天
即伸曲自如，驰骋疆场，仙
草配方从此一鸣惊人，后
来被元代医学家整理收集
在元代医学名著《十药神
书》里。明代《滇南本草》也
有记述，其中：老鹳草，叶
似豌豆，味辛、苦，性温，治
筋骨疼痛，半身不遂，手足
颤摇及一切腰腿疼痛。这
种奇特的药草生长在滇西
南海拔 3500 米以上的岩
石土缝中，每逢干旱，枝叶
收缩，卷如拳状，由绿转
黄，如同死去，得雨露滋
润，又还魂般地苏醒过来，
青绿如初，因此又有“九死
还生草”之称。

由于方中之药只能在
云南南部山区瘴气弥漫的
红色土壤里生长，不能移
植，而古代转运困难，导致
该方虽在滇南广为流传，
中原民众却无福惠及，元、
明、清三个朝代也只是作
为贡品进献朝廷，只有王
公大臣和豪门巨商才能享
用。

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侯
廷翰教授，祖籍云南腾冲，
自幼酷爱中医，17 岁时作
为随军大夫跟随中国远征
军奔赴缅甸抗击日寇，在
救治伤员中大显身手。兵
败大撤退中，他从山区百
姓口中听到了一个治骨奇
方的传说，对此充满了好
奇，在以后的教学和工作
中一直念念不忘，投入了
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广泛
查阅当地史料、典籍，退休
返乡后，更是深入枯门岭
探访，历时 16 年，先后 38

次进入缅镜深山。经过大
量临床实验，他巧妙改进
配方，引入现代低温萃取
浓缩技术，终有成品“仙草
骨痛贴、仙草活骨膏、仙草
骨霸”问世，分别针对不同
骨科顽疾。

(刘青)

2013 年 9 月 1
日，李守梅和丈夫
王瑞奎一起为临沭
县基督教堂进行外
墙粉刷。施工过程
中，李守梅不幸从
脚手架上掉落，造
成颅脑损伤，目前
已经丧失了语言和
生活能力，被鉴定
为 1 级伤残。两年
来，她的巨额的医
疗和后期护理费迟
迟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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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坠落 颅脑损伤

2013 年 6 月，王瑞奎承接
了临沭县基督教堂外墙粉刷工
程，并与临沭县富民建筑公司
签订了施工协议。

此后，李守梅就与王瑞奎
一起和其他请来的工人对基督
教堂的外墙进行施工。如果一
切进展顺利，这项工程将给这
个家庭带来几万元的收入，李
守梅夫妇打算用这笔钱供刚考

上硕士研究生的小儿子继续深
造。

2013 年 9 月 1 日，初秋的
天气依然有些闷热，李守梅戴
着安全帽站在二层的架子上，
把吊车吊斗里的水泥铲到盆
里，再递给抹墙的工人。

17 时 20 分左右，意想不
到的意外发生了。李守梅的女
儿王桂粉说，当时在场的几个

人看到开塔吊的驾驶员不慎将
吊钩挂在了安全架的一个钢管
上，吊钩慢慢被拉得变形，吊
斗猛地坠落，一下子砸中了李
守梅所站的脚手架，专心干活
的她没有丝毫准备，就这样被
抛了出去。

“在掉下去的过程中，我母
亲头部撞到了一处安全架的钢
管，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王桂

粉说，“当时有的地方安全网已
经被撤掉了，好在我母亲坠落的
地方还有一块安全网。幸亏母亲
落在了安全网上，否则很可能已
经不在人世了。”

王桂粉说，母亲在重症监护
室里躺了 20 多天，虽然脱离了
危险，却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丧
失了语言能力和左侧身体的活
动能力。

证据不足 索赔败诉

被抢救回来的李守梅，在临
沭县人民医院住了 100 多天院，
总共花费了 12 万余元，临沭县富
民建筑公司仅承担了 3000 元。

“建筑公司不承认我母亲是
由于吊斗坠落砸在脚手架上被
震落下去的事实。”王桂粉说，临
沭县富民建筑公司以与其父亲

签署过“如有安全事故由乙方
(其父亲)负责”条文为由，拒绝
承担李守梅任何医疗费用。

无奈之下，李守梅的家人只
得于 2014 年 7 月向临沭县人民
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临沭县人
民法院于 7 月 11 日正式受理此
案，经过律师核算，李守梅的家

人主张被告临沭县富民建筑公
司承担包括李守梅的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等共计 74 万余元
的损失。

2014 年 10 月 30 日，一审
判决结果出来，法院认定原告证
人均是原告丈夫王瑞奎的雇员，
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证人在证

实原告受伤的过程中陈述不一
致，且均没有目击到李守梅坠落
的过程，只是参与受伤后的救
援，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
充分证实其坠落是受到塔吊带
来的外力所致，因此被告临沭县
富民建筑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重新上诉 等待判决

“因为我母亲出事非常突
然，是她的工友拨打 120 送到医
院，我们接到通知后直接赶往医
院，忘了报警和拍照。”王桂粉
说，尽管现场有很多人目睹了吊
斗坠落的过程，但由于大家当时
都在干活，又因为处在不同的位
置，对吊斗掉落的过程描述上就
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导致了一
审败诉。

王桂粉回忆说，出事那天
母亲浑身都是泥浆。在李守梅
家里，王桂粉拿出了母亲出事
时穿的衣服，上面满是泥灰。
而李守梅也因当时的摔伤造成
头骨碎裂，被保存在一个塑料
袋里。

2014 年 11 月 14 日，王桂
粉以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坠落事
实认定错误为由向临沂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请求。1 月
29 日，此案在临沂中院再次开
庭审理。

在庭审开始前，王桂粉一家
临时更换了代理律师，新的代理
律师在庭审前向法院提交了事
发后的照片、李守梅出事时穿的
衣服等新的证物，还找到了两名
新证人。

“所有证据都显示，当时装

水泥的吊斗坠落在了李守梅身
边。”山东省品众元律师事务所
的王自豪律师在上诉时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吊斗坠落没有造
成当事人受伤的举证责任，应该
由对方承担。”

目前，二审的判决还没有下
来。“我们期待着二审能够给我
们一个公正的判决，可以给伤者
一个交代。”王瑞奎说。

2 月 2 日，记者陪同李守梅
的家人来到了临沭县安监局。安
全生产监察大队的马科长称，李
守梅高空坠落之后，曾接到其家
人投诉，他们经过调查后认定，李

守梅施工的教堂是教徒集资，以
个人名义建设而成的，房屋性质
属于自建住宅，不在安监局的管
辖范围内，应由住建委负责。至于
其家属提出的“教堂属于公共设施

不属于自建”的说法，马科长表示，
不管建筑的用途是什么，只要没经
过相关程序，都属于自建住宅，所
以李守梅高空坠落受伤属于一般
事故，而不属于安全事故。

临沭县安监局：

该事件
不属安全事故

在此事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
临沭县富民建筑公司是否该对李
守梅的受伤负有责任。在建筑公司
与王瑞奎的签订的包工协议中，曾
约定施工期间“出现任何事故归乙
方王瑞奎承担”。对此约定，王自豪
认为，王瑞奎并无任何资质，那建
筑公司的这条约定无效。

此外，记者向临沭县住建局了
解到，临沭富民建筑公司承建的教
堂项目，至今仍未向住建局递交作
何手续，只在 2014 年 8 月份，公司
向住建局缴纳过该项目的农民工
保障金。也就是说，这个建筑从严

格意义上讲，属于非法建筑。
记者通过网络查询，发现该项

目竟于 2014 年下半年才开始招
标，距离李守梅的出事时间已经过
去一年。“这应该是后期补办的手
续，先上车后补手续很正常。”临沭
县住建局施工科负责人称。

此案中，另一个焦点是操作塔
吊的工作人员是否持有相关证件。
临沭县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站李站
长称，由于该项目没有报批，所以
他们无法对建筑公司的一切行为
进行查实，监管无从进行。但是，他
们会督促建筑公司递交相关手续。

李站长介绍，李守梅坠落事
发后，安监站就立即组成了调查
小组，经过走访当时周围的工人
了解到，李守梅确实是由于吊斗
掉落在她站立的脚手架上，才导
致她从高空坠落。安监站也曾经
出面协调，要求富民建筑公司赔
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
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并要求
走司法程序。

4 日，李站长联系本报记者，称
已与临沭县富民建筑公司取得联
系，对方愿意在二审判决前协商解
决。

住建委安监科：

事发建筑

未办理相关手续

本报记者 李墨
王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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